
 

《尋兇》（上） 
 

葛戍 

戚畫 

 

 

　　長則三五日、短則每日，葛戍必定會到槐根鄙邸承接委事，寒暑晴

雪風雨無阻。 

　　今日天清氣爽，自然也一如往常，他還沿路買了三顆各不同餡的大

包子當早飯，吃到最後一顆豆沙餡兒的時候，槐根鄙邸的大門也漸漸

出現在眼前的街道彼端。 

　　慢慢悠悠的踱著步，他想著正好能在進去看欄榜前把包子給吃光，

卻意外發現門口有道熟悉的人影佇足。 

 

　　那不是威先……又錯了，是戚先生。 

　　戚先生也是來接委事的嗎？明明身體那麼差還要這般奔波，真是太

辛苦了。 

　　正當嚥下最後一口包子的葛戍如此心忖，不遠處的戚先生似乎也恰

巧發現了他，一雙眼神立刻直視過來。 

　　……嗯？ 

 

　　倚在建築門前樹上，看似吸著煙納涼，實則是等待著某個冤大頭經

過。 

　　原因也不怎麼重要，就是戚畫試圖探尋一人蹤跡，順藤摸瓜之下找

到了這條線上。 



 

　　他想找的人應當是位刺客，還是個貪財的，那麼往殺人取財的命案

去尋，總有一日能覓得。這回正好自某位可憐富賈家屬那承接了緝兇

委託，種種跡象都令戚畫覺得熟悉，卻又礙於武藝不精而不得不找人

協助。左思右想腦海裡就浮現了一頂帷帽，而正巧透過日前閒談，他得

知了這帽子主人幾乎每日都會於此時辰來到鄙邸。 

 

　　果不其然，才到這不久便隔著薄煙看見那人身影。 

　　眉眼彎彎地向人走去，「葛公子起得真早。」 

 

　　戚先生似乎心情很好？ 

　　葛戍朝眉開眼笑的戚畫點頭致意，並停步在原地，看著對方上前來

到。 

　　他想起先前戚先生曾問過自己，是否每日都會到槐根鄙邸承接委事

，因為有七八成是每日，於是他點了頭，又被問什麼時辰，他也照實回

答了……莫非戚先生這是在等他？ 

 

　　「明人不說暗話，我有一事相求——不如一道用個早點？」本就不是

拐彎抹角的性子，既有了點頭緒，戚畫也想早日前往一探究竟，便直截

了當地邀了人前往一旁豆漿鋪用早點。 

　　經過前幾回相處，他發現眼前看來多半小了自個不只一輪的少年似

乎將自己視作什麼弱不禁風的病秧子，甚至在某些時候照顧有加。 

 

　　若請他一道前往，他十有八九不會拒絕吧。 

 

　　如此想著，卻不免萌生一股利用人的錯覺——我亦是身不由己。 



　　他試著為自己開脫。 

 

　　用個早點哪需要相求，戚先生也太多禮了。 

　　瞥了眼一旁的鋪子，剛吞下三顆包子的葛戍毫不猶豫的一點頭。 

　　吃完包子是有點渴了，而且難得戚先生請找他一起用膳，當然義不

容辭……咦？這四字是這樣用嗎？ 

 

　　隨同戚畫一起入了座，葛戍向立刻湊上前的跑堂指了指四周其他人

桌上的菜色，然後比出個一字，動作可說是相當熟練。 

　　事實上槐根鄙邸外的這條大街上，每攤吃食他幾乎都光顧過，不少

跑堂和小二大抵都認得出這名頭戴黑紗帷帽、食量特大、點菜從不吭

聲的怪傢伙。 

　　「好咧就來！另外這位爺要點什麼呢？」 

 

　　瞧了那桌上的吃食與飲品數量，又望了眼葛戍，復再看看小二態度

，大抵算是明白了。 

　　就是不曉得這麼多東西吃到哪去了，罷了，孩子長身體嘛。 

 

　　「一碗豆漿，一屜蒸餃。」點完菜打發走了小二。起得早讓他還有些

睏，遂懶散無骨地倚桌支頰，終是選擇先聊些不著邊際的，正題便過會

再談，「葛公子早晨吃這麼多，胃不會疼嗎？」 

 

　　多？若不是他先吃了三顆大包子，這還算是少了。 

　　捧著碗先乾了一大碗豆漿，才搖了搖頭，葛戍掃視桌面，反倒是對

戚畫感到擔心；身體虛又吃得少，怕是遇上危險都跑不動，這樣還出來

接委事，也真是難為了。 



 

　　端起豆漿輕吹，徐徐飲下，喝了小半碗才挾起個外皮薄透的餃子送

入口中。見了少年硬生生將碗豆漿豪飲出白酒的氣勢，一點也不懷疑

他能吃下這整桌了，甚至還有可能不飽。 

 

　　慢吞吞又吃了顆，才道，「葛公子今日可有空閒，有一地，想請你與

我一道同行。」隨後取出一紙委託函，越過桌上餐食遞了過去。 

 

　　嘴裡的食物還沒嚥下，葛戍咬著筷箸垂眼看去，一張紙上密密麻麻

的字瞬間就把他給震懾住了，動也不動的呆然盯著。 

 

　　寫得這是什麼？……氏母女……哀……分……亡夫在天之……​

　　不似姚娘那裡的欄榜案卷寫得簡單明白，這紙函上寫得文謅謅，讓

他看得懂字也看不懂句，讀不到三行，葛戍果斷放棄，抬頭望向對座的

戚畫，等待他為自己口頭解釋。 

 

　　少年咬著木筷的神態讓戚畫也跟著愣住，但有了先前經驗後，即刻

反應過來。 

 

　　「譚氏母女，家逢遽變，哀慟萬分，為告慰亡夫，在天之靈，誓要尋獲

，將其刺殺，並搜刮財物之人。」仍本著孩子的教育不能等這般想法，指

著書函上的委託梗概，也不管人家是否想學，就一字一句慢慢唸著。 

 

　　「譚家經營金鋪，離槐根不遠，往宋家莊那半個時辰便能到。」話音

落下，對是否要告知葛戍自己接下這樁委託的原由有幾分躊躇，最終

仍是沒道。 



 

　　原來是一對母女要找殺夫兇手。 

　　葛戍聽罷，也不多問便點了點頭，道聲：「好。」然後低頭繼續大快朵

頤，彷彿戚畫不過是約他去閒步賞景遊山玩水般。 

 

　　他來槐根鄙邸承接委事不過就是打發時間，別的委差自然也是可以

的，於葛戍而言並無分別。 

　　至於委事內容，沒有什麼是劍在手不能解決的，如果有，就再用上

左手。 

 

　　半點不覺意外地聽見肯定答覆，也低下頭來繼續吃著餃。 

　　兩人在差不多的時間用完——事實上葛戍似乎快了幾分。看著被掃

空的碗盤，又瞧那人，總覺得有些習慣了，那俐落身手大概就是靠這些

來支撐的罷。 

 

　　將對方的帳也結清，果真是筆意料之外的數額，但不妨事，孩子能

吃會吃又怎麼了。 

 

　　「葛公子需要準備些什麼嗎？還是我們現在就能動身？」想來這人

都在鄙邸前被自個給堵了，多半是已準備停當，但仍保險一問。 

 

　　沒想到自己的帳也讓戚畫給結了，來不及制止，但多半也不知如何

制止的葛戍只能愣愣地跟隨戚畫走出鋪子。 

　　葛戍雖說手頭並不算寬裕，畢竟他從沒在意過這些黃白之物，不過

習慣了餐風露宿打野食、又有醫館能回去，他其實也沒哪裡用得上錢

財的地方，多半全是貢獻給槐根鎮上這些飯館食鋪了。 



　　如今有人替他結了這吃食的錢，委實使他感到不知所措，轉念一想

，就當是稍後委託的費用？心頭才又安定下來。 

 

　　聽聞戚畫問話，他先是搖搖頭、而後又點頭，並拉了把背後的劍袋，

道：「走。」 

　　有劍就行，哪還需準備什麼？ 

 

　　「那好。」自己是有備而來，自然同葛戍那樣不必再取些什麼。 

 

　　望宋家莊方向踱去，雖說只消半個時辰，但一段路上若是什麼都不

說不聊，確實是有些無趣了，那少年又不是真啞。然心有餘力不足，他

一時不知道該起什麼做話頭，便隨口問，「葛公子這麼勤於委事，有特

別的原因嗎？」 

 

　　習慣了沉默，葛戍並不覺得兩人安靜並行有何不妥，直到戚畫開口

試圖閒聊，他才轉頭看去。 

　　原因……嗎？ 

　　葛戍回想起市紫的那句話：「若不知道做什麼，就去槐根鄙邸承辦委

事吧」。硬要說的話，這就是他承接委事的理由了，也不是什麼值得一

提的原因，該怎麼向戚先生表達？ 

 

　　尋思許久，走出了好長一段路，他才終於慢吞吞的開口：「市紫說，

不知道做什麼，去接委事。」 

 



　　若非他投來了視線，戚畫還以為這人根本沒聽見他說話，倘他每句

話前都會思考這般久的話，興許自個再問兩個問題，兩人就抵達譚家

金鋪了。 

　　不清楚是否問了些不妥的話，但話音既落就無法收回了，只能靜靜

等待，要他真有什麼難言之隱，大不了兩人便當方才無人說話，無人提

問。 

 

　　良久，獲得了令他一愣的答覆。就這樣還需要思考這麼久？ 

　　「那不就跟我一樣，只是閒來無事才上那找事打發打發？」 

 

　　閒來無事打發打發？拖著這種身體冒險承接委事只是為了尋事打

發？怎麼會有這種人？戚先生也真是太不自愛了。 

　　葛戍還當自己聽錯了，不敢置信地盯著戚畫好一會，才難得帶上些

許語重心長的口吻道：「戚先生，應該，多保重。」想要打發時間可以找

點更安全的事啊！ 

 

　　「總算喊對了。」伸手拍了拍少年的帷帽，對於自己多次糾正的成果

感到相當滿意。 

　　然而，他發現這人對自己的誤解除了姓外，似乎還有些別的。 

 

　　不解地挑起眉，上下掃了葛戍一眼，試圖尋出他是否有些弦外之

音。雖說保重身體也能是一句平凡寒暄，但這人看上去並不是那個意

思，「怎麼著，我是懷了還是一腳進了棺材，保重什麼？」 

 

　　葛戍不說話地默默盯向戚畫的肚子，好像真覺得對方懷了似的。 

 



　　他從藥菸中嗅出了用於緩解胃病的藥材，也時常見戚畫扶著胃部的

動作，要猜出來並不難，只是不明白戚畫為何如此不以為然。 

　　兩年前他被市紫和柳鵲撿到後，一直都被百般細心照料，平日在醫

館也目睹柳鵲認真叮囑往來病患要謹慎看待病情，因此在葛戍的觀念

裡，有病在身就該好生調理休養，偏偏槐根鎮裡老是見到抱病到處晃

蕩不安分的人，本想大家都為生活奔波萬不得已，豈料居然還有戚畫

這種……沒事找事做的。 

 

　　滿頭霧水瞅著直盯自個腹部瞧的少年，開始有些懷疑他究竟是不知

道自己是男子，還是不曉得男人懷不上。在打趣問他要不要當這孩子

的乾哥，與引導懵懂後生間，戚畫終是選擇了後者。 

　　他可不想下回再見時，被問句怎麼孩子還是這麼小。 

 

　　「別看了，沒懷，你知道男子不能懷吧？」記得葛戍與藥鋪還是醫館

有些關係，總不至於連這都不明白——吧？難道得讓他診上一脈？ 

 

　　葛戍點了點頭，這他是知道的，他還幫忙柳鵲去給女人接生過，那

景象可嚇壞他了，要命似的，那女人險些沒把他的手拽斷，生孩子真是

不容易。 

　　手指向上方一點的位置，也就是戚畫的胃部，他解釋：「胃。」 

 

　　看來這孩子還有救。不由得拍了幾下胸口，放下了一顆心。 

　　輕搭心口的手向下滑去，落在胃前忖了忖，「小毛病而已，沒什麼大

礙。」過往那些事沒什麼好提的，倒不如說自己真懷了一個還有趣點。 

 



　　遠遠地，一小村莊逐漸出現在路的盡頭，雖說佔地不廣，但勝在依

山傍水，仍是有不少人煙往來，金鋪多半也是因此才得以生存。 

 

　　都吃不下飯了，怎麼會是小毛病？葛戍感到難以理解，但戚畫不多

談，他便也沒有繼續。 

 

　　兩人眼前的村子雖然不大，但向四面眺望出去，北連鬼谷林與冕

山、南通宋家莊、西接槐根鎮，此地也算得上是小小的樞紐要道，人煙

熱絡並不奇怪。 

　　不過槐根可是三不管地帶，能夠在這樣的地方營生金鋪，老闆應該

頗有手段，要嘛是有人脈、要嘛是背景不單純……這樣的人物，怎麼會

死於非命？ 

 

　　金鋪挺好找，屋舍最大那間便是，且門上掛個金燦燦的牌匾，寫著

「譚家金鋪」，想找不著也難。 

 

　　甫跨過門檻，一個下頷蓄著鬍的中年男人便搓手迎來，「二位貴客好

，今日有些什麼需要？」 

　　戚畫上下掃視整間鋪子，半晌又將視線落在桌面絨布盒。與此同時

，刻意將套著紅翡金戒與雙環金戒的右手搭在左手肘與臂關節上，指

尖輕點引人注目，儼然是隻金鋪最愛宰的肥羊。 

 

　　「我想打個四錢二分的金戒，然後……你們掌櫃呢，我直接與他談

吧。」睨著眼前八成就是掌櫃的男子，視線落在他空無一物的手掌道。

果不其然，他的手搓得更快，好似要讓人看不清般。只見他忙向裡頭喊

了聲快些遞茶點來，復又領著兩人到一旁座席，「小的就是掌櫃的，敝



姓黃……哎這！這茶點怎麼還沒上來！不好意思，裡頭小子不懂事，

我這就去催催，您們先歇歇啊。」 

 

　　見人走個沒影，戚畫低聲對著葛戍道，「公子等著看，那掌櫃的等會

除了端上點心，還會戴上好幾顆原本沒有的戒指。」 

 

　　踏入金鋪後，葛戍先是習慣性的打量周遭景況，說也怪異，金鋪的

老闆才身死沒幾日，這金鋪這麼快就重新開門做生意了，都不怕客人

嫌晦氣？ 

　　接著戚畫與金鋪內的人很快交談起來，明明是來查案的，為何卻說

要打金飾？雖然不解，但葛戍並未打斷戚畫的行動，安靜的跟隨在旁，

彷彿只是名盡責的護衛隨從。 

 

　　當戚畫低聲對他說話時，葛戍還是相當迷茫，幸好有黑紗帷帽遮掩

了他的面目神情。 

　　不久後，掌櫃果真從裡邊端著精緻茶點出來，手指間還套上了金銀

玉飾，這讓葛戍對戚先生的料事如神感到嘆服不已。 

 

　　「貴客請用，請用。」黃掌櫃仍舊是搓著手，但這回速度慢多了，無非

是要讓兩人看清指節上所費不貲的飾物，好端出一副能主事的姿態。 

　　男子諂媚地看著狀似主從的兩人，也不管雇主沒吃，反將茶點推向

侍衛之舉有多不尋常，只顧著道，「貴客若不用點心的話，不如讓小的

先為您丈量指頭吧。」邊說著，邊拿出布尺。 

 

　　戚畫單手支頰，另一手虛虛舉起並翹了小指，神態跋扈輕慢，示意

掌櫃的自己就近量。 



　　那男子也不怒，整張臉還笑得像朵大菊花。 

 

　　「這金戒成色……」 

　　「掌櫃的看我適合什麼樣的？」 

　　「哎！您這樣的富貴面相！看也知道只有萬足金才能襯——」 

　 

　　不待掌櫃繼續吹捧，外頭走進二位女子，面容俱是憔悴，卻仍不減

端莊大方，「您就是戚公子吧！這鋪裡隨時可能有客人來，還請二位移

駕，我們裡邊談去。」 

 

　　在掌櫃滿頭霧水下，譚夫人與小姐引著二人上樓，並推開一扇華美

木門。 

　　隨著門扉開啟，一股極淡的血鏽味竄入鼻中，想來便是譚家老爺遇

害之處。 

 

　　茶點才吃兩個，就來了兩名女子將他們帶往樓上，葛戍喝了口茶，

端著茶點跟在戚畫後面。 

　　看來這兩位才是正主，對了，就是函上寫的母女吧？ 

 

　　門一推開，年輕的那名女子立刻掩面，低聲壓抑著啜泣。 

　　事發已有多日，房內的血腥氣不重，但仍可見乾涸的血跡與散亂損

毀的傢俱。 

　　越過停在門前的譚夫人與戚畫，葛戍端著盤子逕自踏進去，邊吃著

茶點邊四下探看細節，顯然死者生前曾與行兇者有過激烈爭鬥，兇手

離去前甚至翻箱倒櫃了一番。 

　　不過…… 



 

　　走到窗櫺邊仔細審視，又回頭看了眼他們推開的門扉。 

　　門窗俱皆完好無損，什麼樣的傢伙會把前半段做得高明、後半段卻

一團糟？偷竊意外失風？ 

　　站在窗前出神想著，葛戍將最後一枚茶點扔進嘴裡。 

　　……不怎麼好吃。 

 

　　直到葛戍越過自己時，戚畫才發現這人連著盤子將茶點盡數帶上了

樓，還大大方方在血案現場邊吃邊瞧，看得譚家母女目瞪口呆。他只得

低聲對倆人道句對不住，但那人斷案經驗豐富來堵二人的嘴。 

　　隨著逡巡了周邊，只見房內雜亂不堪，全不似十多年前自己醒來看

見的那幕——那應該是齊齊整整，絕非眼前這般。 

 

　　上前捏起一枚滾落在地的金戒端詳，起了些尚無法斷定的疑竇，接

著便踱向窗邊那人，「可有看出——這就吃完了？」 

 

　　糟，不小心就全吃完了，是否應該留一份給戚先生？但反正也不好

吃，就不要再荼毒戚先生的胃了。 

　　看了看空盤，反手夾到脇下，葛戍指著被推開通風的窗櫺向戚畫示

意，然後併指在窗邊上一抹到底，轉過指腹讓對方觀看。 

　　黝黑的膚色上，灰白的沙塵特別明顯，窗邊上的積塵均勻，窗櫺完

整無損，並無闖入痕跡，而方才他們進來的門扉似乎也沒有遭破壞或

重新修造過。 

 

　　早料到那盤模樣鋪張且份量不小的小點遲早會全進葛戍腹裡，卻沒

想到會這麼快，四人一道上樓也不過多久而已，這麼個吃法不會鬧胃



——忽而憶起不久前與少年對坐用早點的情形，一時又覺得似乎無甚

大礙。 

　　 

　　看向沾染厚厚白灰的指尖蹙起眉，順著對方示意掃過整間房，頓時

也明白了疑點所在。 

　　屋內沒有被破開任何一處作為闖入口，意味刺客是從房門進入的，

而這譚家既是金鋪，自不可能隨意任人進出二樓廂房，且生人一旦闖

入，必定會驚動譚家老爺。即是說此案當屬監守自盜，或者熟人所為。 

 

　　大抵有了想法後，取出一方帕子，拉過葛戍的手替他拭淨指尖。由

於將旁側兩位女子也視作嫌疑犯，遂沒有多言，只道二人需得再商議

商議後，暫且離開金鋪。 

 

　　尋了處有樹蔭遮蔽的長凳，問，「公子認為，譚家老爺有可能是為女

子所害嗎？」 

 

　　戚先生可講究，還替自己擦手，果然有讀書的人就是不一樣。 

　　來到外頭，葛戍仍在看著自己的手，然後聽聞戚畫的詢問才抬起

頭。 

　　「屍體，才知道。」他毫不考慮的回答。 

 

　　果然還是得見到屍體才能判明嗎……譚家是富賈一方的商人，定會

擇良辰吉時才行下葬，因此只要向譚夫人一問，應當就能見見。 

 

　　「半夜，溜進去？」兩指做出步行動作，葛戍冷不防地開口。 

 



　　還在思索該用些什麼措詞，才能不驚動真正的兇手並成功查看遺體

，卻忽然聽見身旁那人的驚人話語。 

　　沉吟片刻，覺得還挺有道理，就是不曉得以自己的身手能否不被發

現，「你可能行，但你覺得我能行嗎？」 

 

　　「能帶。」葛戍拍了拍自己胸膛。 

　　只不過是區區護院，況且又不是保衛什麼金銀財寶而是棺木屍首，

會認真守夜才怪，若有意外，嚇嚇他們就是。 

　　葛戍想起上回在橋樑上的那樁委事，感覺扮鬼嚇人倒也不難。 

 

　　思及那會對方輕飄飄就帶著自己躍下屋瓦，好似自己是團棉花一

樣。想來拎著自己避人耳目應當也非什麼難事。如此想來，這潛入民宅

驗屍大抵是能成。 

 

　　「嗯，那今晚便行動吧。」目前只有黃掌櫃與譚家母女最為可疑。 

　　雖說譚家老爺可能有其他至交友人，但那還是等排除此三人嫌疑後

再思量吧，興許刺客便在這三人間。 

 

　　和戚先生一起夜半探屍，扮鬼嚇人，一定很有趣。 

　　此時的葛戍，顯然想到的早已不是尋找金鋪老闆的兇手與死因了。 

 

 

 

（待續） 


